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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荒！需要作曲家不輟的筆耕

畢業於天津音樂學院主修作曲的盧亮輝，1978 年以低音提琴演奏員的身份考入香港中樂團，盧亮輝回憶這段有趣的往事，

當時吳大江指揮向他直言：「我跟你說，你是學作曲的，現在香港中樂團鬧『曲荒』，我讓你考進來就是要作曲，你要負

責寫東西！」從此，開啟盧亮輝豐富多產的作曲生涯。1979、80、82、84 年陸續完成《春》、《夏》、《秋》、《冬》，不僅

豐富了曲庫，40 多年來傳播海內外廣受樂界喜愛，在臺灣的流傳更得益於全國學生音樂比賽，成為每個國樂學子必學的

經典曲目。

時至今日，國樂合奏曲在演奏家的不斷催生和作曲家不輟的筆耕之下，逐漸擺脫曲荒困境，累積了不少精彩作品。不過

隨著時代演進，注重地方風格與文化獨特性的作品需求與日俱增，發掘隱藏在歷史長河中的珍寶，是當代國樂創作的進

路之一。臺北市立國樂團 2022 年委託顏名秀創作的《義民傳奇》便是這樣一首作品，要將具有臺灣特色的樂器，寫進新

作品裡，介紹給廣大觀眾。

喇叭弦是臺灣獨有的拉弦樂器，1930 年代在日本政府「禁鼓樂」政策背景下，由臺灣樂師研製而成。喇叭弦採用中空的

金屬圓柱管作為琴桿，頂端裝有留聲機的喇叭頭，底端則為留聲機唱頭的雲母圓片，並將琴馬置於其上，裝上兩條金屬

琴弦，以馬尾弓拉奏；音色高亢卻又悲情，曾被廣泛運用在歌仔戲的哭調，以及客家山歌中，成為具有時代特殊性和地

域代表性的臺灣樂器。透過委託創作，期待在作曲家、製琴師、演奏家的通力合作之下，為這個傳統樂器創造出新的可

能性，賦予它舞台新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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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曲家與演奏家的關係總是微妙，作曲家賦予作品生命，演奏家為作品注入靈魂，缺一則作品無法鮮活，兩者無時無

刻都需要合作無間，作曲家與演奏家的對話，永不止息。以下我們將從一舊一新兩部作品談起，一部是盧亮輝 1979

年創作至今已逾 40 年的國樂定錨之作《春》、《夏》、《秋》、《冬》，另一部是顏名秀 2022 年創作中的史上第一首喇叭

弦協奏曲《義民傳奇》。《春》、《夏》、《秋》、《冬》由首席指揮張宇安搭配金曲錄音師尤子澤，於 2022 年 8 月率領臺

北市立國樂團全新錄音，預計於 2022 年底發行專輯。《義民傳奇》將於 2022 年 12 月在國家音樂廳《祈‧願》音樂會

中首演，由國際知名的指揮家簡文彬與資深胡琴演奏家黃正銘攜手登台。

文 / 傅明蔚    圖 / 臺北市立國樂團、新絲路編輯部

從一舊一新兩部作品談起
作曲家與演奏家永不止息的對話  

當我們永遠保有開放性和對話性，也就懂得了欣賞和創造。

左：彷彿約定好一般，每隔十年，指揮們都要和盧亮輝再說些悄悄話。/ 右：盧亮輝直言：如果一成不變，那就麻煩了，我的作品就死了！

左：製作團隊特地造訪苗栗縣客家山歌保存者賴仁政藝師。/ 右：得益於賴仁政的傳授，製作團隊深入認識了喇叭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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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宇安也抱持著同樣的理念：「當我們把《春》、《夏》、《秋》、《冬》當成新作品來研讀，就會發現他原來還可以這樣、還可

以聽起來這麼新，無論多麼熟悉，我們依然能找到新的曲趣，而且，千萬不要小看他，他還是很難！」確實，《冬》快板的

速度依然難以抵達，《秋》的高胡獨奏仍在技術之巔，《夏》還是需要克服吹管樂器把烏本身的問題。故而張宇安有感而發：

「或許沒有一個國樂團，能不演奏《春》、《夏》、《秋》、《冬》」這是國樂團的基本功，是國樂交響化的磐石；也因此，

張宇安認為：「錄製這套《春夏秋冬》，是為了引出更多的《春》、《夏》、《秋》、《冬》」當越來越多的指揮、演奏家願意與

作曲家、作品本身展開深度對話，對樂種發展而言，無疑是健康的。

公的 母的？ 深入理解後的轉譯

面對新創作品，深度對話的範圍則可更全面且廣泛，若參考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，將田野調查（field work）、參與觀察

（participant observation）、深度訪談（in-depth interview）等方法應用於創作上，或可使作品與文化母體更具黏著度，並

透過作曲家與演奏家深入理解後的轉譯，使其在不同文化群體間建立起新連結，進而為觀眾帶來創新的體驗與感動。臺

北市立國樂團委託顏名秀創作的《義民傳奇》喇叭弦協奏曲，便是秉持上述概念發想的樂曲，聚攏了樂器製造端的製琴

師，音樂演奏端的民間傳統藝師和專業演奏家，以及委託創作端的行政團隊和作曲家、指揮家，一起加入對話。

製作團隊為此特地至苗栗采風，造訪苗栗縣客家山歌傳統表演藝術認定保存者賴仁政藝師，請益喇叭弦的製作及演奏技

術，賴仁政為關西隴西八音團第八代弟子、臺灣三腳採茶戲阿文師派下第四代弟子，熟稔並精通各式傳統樂器。得益於

賴仁政的傳授，製作團隊深入認識了喇叭弦在客家音樂中的應用，甚至認識了喇叭弦還可區分「公」、「母」的文化意涵，

基於「男主外、女主內」的傳統社會習俗，喇叭弦高音為公，低音則為母，顛覆了多數人對音樂的想像。另一方面，由

於音樂會的演出時間正值歲末，係農業社會秋收酬神謝平安之際，故決定以眾神護臺灣的意象來策劃節目。將喇叭弦、

客家音樂、民間信仰三股素材彙整後，這才確認了創作方向，顏名秀回憶道：「就在苗栗的路上，我們終於決定從客家的

神、從義民的故事來創作。」接下來，顏名秀針對義民傳說及史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，最後選定新竹縣新埔鎮的褒忠

義民廟為故事背景。

《義民傳奇》將以清代林爽文事件的戰爭場景為開端，描寫烽火連天中，義民英勇起身保衛家園的事蹟；亂事平定後，

鄉民以牛車載運陣亡者屍骨，行至義民廟現址，牛車停駐不再前進，故在此安葬建廟；時至今日，義民廟已成為凝聚客

家族群的信仰中心，透過年復一年的祭典，延續客家精神。顏名秀認為喇叭弦的音色非常適合這個故事：「這首樂曲當中

有戰爭也有悲情、有歷史感也有滄桑感，喇叭弦很像留聲機的聲音，彷彿從遠處傳來，卻又很紮實，就像是說書人的角

色，獨樹一幟。」喇叭弦由於音色獨特，具有很好的穿透力，高把位音區也依然穩定強勁，足以和樂團抗衡；唯一的挑戰

大概落在了演奏家身上，受限於樂器構造，喇叭弦頭重腳輕，實在不利於演奏快速音群，還需要演奏家耗費時間精力去

克服。

永不止息的對話

透過一舊一新兩部作品，我們看到了作曲家與演奏家，乃至於整個製作團隊永不止息的對話過程。如同顏名秀所言：「作

曲家不可能每個樂器都會，也不可能比演奏家更熟悉他的樂器！」因此需要保留最大的彈性，經由溝通，找到最佳的平

衡點。樂曲創作之初是如此，面對流傳多年的經典作品仍是如此，當我們永遠保有開放性和對話性，也就懂得了欣賞和

創造。近日，隨著秋意漸濃，不妨回去翻翻譜夾裡泛黃的《秋》，或許你也會有新發現，再次為熟悉的旋律注入新生命。

千萬不要小看他 他還是很難！

舞台新生命，也在反覆不斷的演繹中孕育，作曲家與演奏家在每一回的排練、每一場的演出中，都能展開一次新對話。盧

亮輝的《春》、《夏》、《秋》、《冬》在香港、臺灣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中國大陸都有無數指揮家、樂團演繹過，歷來雖

有珠玉在前，但仍能屢創佳作。2002 年高雄市國樂團就曾邀請胡炳旭指揮，由雨果唱片出版了一套《春》、《夏》、《秋》、

《冬》專輯；2012 年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亦曾出版《閱讀盧亮輝》專輯，由任燕平、顧寶文指揮，並獲得傳藝金曲獎肯定。

今年（2022）臺北市立國樂團再次重溫經典，彷彿約定好一般，每隔十年，指揮們都要和盧亮輝再說些悄悄話，而他的態

度，則是決定作品永保新意的關鍵。

盧亮輝在創作之初，心中自然已有擘劃，盧亮輝稱其為「音中有畫、畫中有音」，一幅鳥語花香的春天、一陣傾盆暴雨的炎

夏、一片飄零蕭瑟的秋葉、一場滑雪健兒的競技，四季各有風姿。因此，樂譜裡的所有音符、樂句、表情、速度、曲式

勢必都經過反覆推敲，力求讓此情此景躍然紙上。盧亮輝巧妙的音樂安排，也造就了《春夏秋冬》的經典地位，張宇安

更認為這是交響化國樂的定錨之作：「從這裡開始，我們不是只聽到了中阮，而是聽到中阮與大提琴融合的音色；我們不

是只聽到了高胡與二胡，而是聽到他們與琵琶、柳琴一起發出來的聲音；我們不是只聽到了高胡獨奏，而是聽到高胡與

簫交織在一起的有機聲響，以及二胡低八度的襯托呼應。」彷彿西方古典音樂史上海頓作品的定位，看似簡單，卻隱藏了

最基礎的細節。

即使如此精心刻畫與設計自己的樂曲，盧亮輝卻從不吝於提供演奏家自由詮釋的空間，他直言：「如果一成不變，變成死板

的東西，那就麻煩了，我的作品就死了！」因此他從不干涉指揮與演奏家，讓他們依照自己的理解各自表現。例如：《夏》

第二段裡雷雨交加的樂段，盧亮輝採用了現代派的寫法，初稿註記「由指揮家自由發揮」，當初胡炳旭選擇了 4/4 拍，吳大

江則沒有按照拍子，讓打擊團員隨時準備，張宇安這次則讓音樂在快快慢慢、張弛有度的拍子內運行。當作品發展成「你

有你的版本、他有他的詮釋」時，對盧亮輝而言，便是成功了，也是一首樂曲能永遠在舞台上展現新生命的秘訣。

千萬不要小看盧亮輝的《春夏秋冬》，他還是很難！


